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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作家

两个字——好玩
问：如果只给您一分钟，您会怎

么介绍这本《海上古籍风云录》？

柳向春：不用一分钟，两个字就

够了——好玩。我在上海博物馆工

作近 20 年，这本书里所写的古籍，正

是我这 20 年里日日亲近的部分“对

象”。这部分“对象”，固然有珍贵的

善本，也有一些看起来比较普通的书

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好玩。

我一直觉得，做学问固然是求

真，但如果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而是为学术而学术地硬做，那一定很

枯燥、很无聊。连作者自己都感受不

到乐趣的课题，怎么能引发读者的兴

趣呢？所以，我个人意愿一则通过此

书，告诉读者一些上博藏书的信息，

让他们能够知晓大概，以便在有需要

的时候可以按图索骥。再则将自己

觉得有趣、好玩的一些知识，通过自

己的追索，与读者分享。读者如果能

在阅读的过程中，顺便了解到一些自

己过去不知道的知识，发现一些满足

自己求知欲的东西，那就更是我的意

外之喜了。

问：特别赞同您说的，做学问首

先是自己有兴趣，然后才能给读者

带去乐趣。那您在撰写这本书的过

程中，都有哪些愉悦的感受，或者说

收获？

柳向春：我向来以为，研究不能

预设结论。我自己经常在做某个研

究之前，根据事先了解和掌握的材

料 得 出 一 个 基 本 结 论 。 但 好 玩 的

是，很多次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会

发现之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根据

材料和逻辑的引导，得出的结论甚

至 有 可 能 是 之 前 设 想 的 反 面 。 因

此，我一直以为材料和逻辑最重要，

不能因为自己的预设，而去强行“误

读”材料或者对反面证据视而不见，

甚至删改。坚持这点，才能做到研

究结果基本可信。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研究其实是

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生发的，是在自然

而然产生的问题基础上推进的，而不

是强行去做某个课题。比如我最初

撰写关于宋本《王文公文集》的文章

时，只是想介绍一下它的流传和文献

价值。但随着一步步深入这个课题，

发现值得研究的东西越来越多。事

实上，关于这部书，我在《海上古籍风

云录》出版之后，还会有新的文章。

前后相加，从字数上来看，已经从最

初发表的四五千字扩充到了现在的

近两万字。随着你对某个课题研究

的深入、掌握材料的丰富，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问题等着你去解决。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研究，

而不是先有了题目，然后去找材料来

充实、验证自己的想法。

书的故事也是人的
故事

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古籍善本

浩如烟海，您选了哪些入书？为什么

是它们？

柳向春：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并

不局限于馆藏善本，所以书中虽然介

绍了一些大名鼎鼎的藏品，如海内孤

本宋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孤本

王念三郎刻《金刚经》、孤本《梅花喜

神谱》等，但上博还有一些重要藏品

如孤本《萝轩变古笺谱》、甲戌本《石

头记》等，我并无涉及，而是介绍了一

些我个人认为更有意思的但相对没

那么重要的古籍，比如迮鹤寿的《孟

子疏证》二十二卷钞本。我第一次看

到这部书是在一个拍卖会的预展中，

当时虽然觉得比较罕见，但也只以为

是个比较罕见的普通抄本而已。后

来申请上博购买入藏后，我经过研究

发现，此书的后半部分，其实是个孤

本，是清代《孟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成果。

再如清前期著名藏书家钱曾的

《虞山钱遵王诗集》。这部书我很早

就听说由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何惠鉴

先生收藏，是收录钱曾作品最多的

一个抄本。等我后来有机会整理捐

入 上 海 博 物 馆 的 何 先 生 旧 藏 文 献

时，第一时间就是寻找此书。经过

研究发现，此书应该是在清初根据

作者钱遵王自己认可的文本进行校

勘的，形成于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五

年之间。经过盛宣怀收藏，又由大

藏家程琦在日本售出，经何先生购

回，最终落户上博。

书中提到的其他书籍，虽然不像

这两部书一样是孤本，但都有着这

样、那样的故事，每一篇都是为了满

足我的好奇心而去探索的结果。

问 ：书 的 故 事 ，离 不 开 人 的 故

事。您在书中提到了哪些重要的古

籍收藏家？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是什

么？

柳向春：书中提及的藏家不少，

著名的如清中期的苏州藏书家黄丕

烈、民国时期的藏书家傅增湘，还有

清晚期的翁同龢，当代的秦康祥、吴

湖帆等，都是些大名鼎鼎的藏家。藏

家对于包括古籍文献在内的文物的

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是他们一代代

地守护了这些文物，让它们一直传承

到现在。再就是藏家在收藏过程中

的种种举措，也增加了这些文物的文

化属性，使得收藏也变成了文化传统

的一部分。这一点正如我的朋友仲

威在谈及碑帖的欣赏时所言，好的碑

帖具有四美：书法美、传拓美、装帧

美、人文美。而这后两美，其实都是

藏家所赋予的。

举例来说，以黄 丕 烈 的 收 藏 为

例，他的很多藏品都由他用大价钱

改为“黄装”，并加以题跋，使得他的

藏 品 具 备 了 统 一 的 黄 氏 士 礼 居 属

性。而这样的属性，使得那些哪怕

原本是普通的书籍，流传至今，也身

价百倍了。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些藏家对

文物的保藏、爱护、装饰、增重，我们

的文化传承才显得异常璀璨、夺目。

问：和国内其他重要博物馆相

比，上海博物馆在古籍收藏及研究方

面可有特别之处？

柳向春：上海博物馆的古籍收藏

数量其实并不多，但因为其中有一些

特别珍贵的藏品，所以在国内影响很

大。而且，上博的古籍藏品虽然数量

不多，却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体系，

如印谱、手稿、版画、书目等。从现代

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上博所藏与艺术

相关的珍贵文献相对较多，对于相关

方面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与此同时，这些古籍文献本身，也值

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索。

各家博物馆因为所处的地理位

置、文化背景不同，所藏古籍的重点

和范围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故宫博

物院就会有很好的宫廷刻本和各种

舆地图的收藏。南京博物馆因为历

史上与故宫的联系，同样也会有很好

的宫廷文献收藏。至于其他博物馆

的古籍收藏，因为没有好好公开过，

所以我不太清楚。

好的研究一定充满了
温情

问：如今已是互联网的时代，收

藏和研究古籍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柳向春：古籍的收藏和研究，当

然是一件对于文化传承有着重要意

义的工作。

首先，古籍是记录传统文化的载

体，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的传统文

化，都是以古籍为载体而得到保留和

传承的。因此，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中重要的一环，是我们精神文化

的主要来源，它的重要性，可以说怎

么描述都不过分。与此同时，古籍实

物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

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大概来说，藏家一般都会

随着收藏的过程，不断地进行相关知

识的学习和研究。无意之中，相关知

识就得到了普及，“学在公府”变成了

“学在四方”。加入这种文化传播的

不仅仅是藏家，还包括构成这个收藏

链条上的每一位参与者。我个人认

为，古籍收藏越是普遍，对于古籍及

其相关文化的传播就进行得越广泛，

古籍保护观念、古籍研究深度就会在

此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

而古籍研究，不仅是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扬，也是陶冶情操的一个

重要途径。因为古籍研究不仅仅研

究古籍的内容，也是对古籍实物的研

究，是对这种知识载体整体审美的研

究。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子书只能满

足我们对于内容的需求，而无法满足

我们的审美需求。只有古籍实物，才

能 让 人 由 内 而 外 地 感 受 到 古 籍 之

美。保护古籍，等于是在对我们传统

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化遗产进

行保护，显然是一项需要引起足够重

视的工作。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记

忆、民族自豪感，都是建立在这个基

础之上的。

问：既然古籍保护这么重要，那

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

柳向春：当代的古籍保护工作有

两个重要节点：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的古籍拍卖，让大家了解到古籍

不是废纸，而可能有很高的价值。二

是 2007 年开始的古籍普查，让我们逐

渐理清了家底。

当下的古籍保护工作，包括古籍

在内的所有的文献，是给人用的，而

不是以保护之名把它们供起来做摆

设。而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

现在很多收藏单位，往往借着古籍保

护的名义用力过度，给读者阅读和使

用古籍设置障碍，这是目前我觉得最

严重的问题。当然，很多收藏单位也

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开放电子

资源等。

总体而言，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

虽然开展多年，但还只能算是起步阶

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如

编制完整详尽的目录、撰写专业的书

志、开放相关的电子资源等。

问：这些年的古籍保护工作可有

值得总结的经验？

柳向春：目前还很难说。但我个

人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值得期待的工

程，或许是比较好的模式，那就是敦

煌文献和《永乐大典》。当然这两宗

文献情况比较特殊，但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目前我们基本上摸清了它的存

世情况，基本搞清了它的流传途径，

并且都有了影印本问世，且有专门的

网站，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都已反映

其中，让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获取相

关的原始材料和研究信息。这是我

理想中的古籍保护模式。

问：您如何看待现代科技在古籍

保护中的应用？

柳向春：现代科技在古籍保护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

我认为现代科技在古籍保护中的作

用还没有很好地得到体现。

我们一般都说纸寿千年，传统的

古籍、纸张，如果没有大的战乱、水火

之灾的话，在自然流通条件下可以保

存的时间很久。我们的敦煌文书的

保存环境，除了较为干燥这点是好的

之外，其余的条件其实很差，但显然

没对文书造成什么大的损坏。很多

流传下来的宋元本书，在经过千百年

的流通之后，依然完好无损。这说

明，给这些历劫不坠的文物一个很好

的贮存环境无可厚非，但切不可以为

非此不可，一味地强调保护，而隔离

了人与古籍。

另外，现在有很多传习所、高校

在搞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但是，囿

于现代学制的局限，我很怀疑我们

其 实 花 了 很 多 时 间 在 一 些 花 架 子

上，而非真正的技艺传承上。在我

看来，古籍修复首先是一门手艺，它

对实践的要求很高，而与我们现代

学术评价体系的距离则较远。但因

为要迎合现代评价体系，所以古籍

修复专业都在引进一些科技手段，

试图提升古籍修复过程中的标准化

和准确性，这个尝试在目前看来不

是很成功。古籍修复主要还是靠师

傅带徒弟，现代科技在修复过程中

所 能 提 供 的 实 质 性 帮 助 很 小 。 不

过，对于古籍保护的整体事业来讲，

科技应该有一些作用，比如现代影

印复制技术等。

问：对各行各业影响至深的 AI

技术，您觉得也会影响到古籍的整

理、研究与保护吗？

柳向春：我个人觉得就雕版古籍

而言，利用 AI 技术进行大批量古籍整

理的日子不会很远了。如果大数据

逐步完善，无论是古籍整理还是不同

版本间的校勘，AI 都比人工有着更加

广阔的未来。但就稿钞本、批校本而

言，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智能整理

的实例，恐怕在可见的未来，还少不

了专家的人工介入。

至于古籍研究，单纯地像很多老

一辈学者做的那种记问之学，以后恐

怕没有多少前途了，因为大数据掌握

的信息，一定远远超出人类。但大数

据背景下的 AI 功能恐怕也就止步于

此了，毕竟，人类的温情是智能产品

所无法替代的。而真正好的研究，一

定是充满了温情的研究。

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
问：作为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

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柳向春：我在上博的工作岗位叫

作古籍整理与研究，我的工作对象就

是研究各类图书，当然，主要是线装

书。事实上，各类以文字为主体形成

的文献都是我的研究对象，比如各类

手稿、信札、写经等，包括这些文献的

内容及其形成、形式，以及制作、流

传、真伪、装帧、收藏等。

问：您如何看待古籍版本学与文

献学的关系？

柳向春：古籍版本学其实是文献

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因为涉及收

藏问题，所以版本学显得一枝独秀，

相对于文献学的其他领域受到了更

多的关注。但事实上，只有全面掌握

文献学的各个门类，版本学的成果才

能更加确切。单纯从版本到版本的

鉴定，很难令人信服，真正的版本学

研究，一定是综合了多种文献学方法

而形成的。随着电子传播手段的普

及，我们现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远超

古人的各类典籍，可以很轻松地查阅

各种信息，借助这些手段，我们的文

献学、版本学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和深度。但与此同时，古籍在过

去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古人的很

多感性认识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体

会并得到的，这种感性认识恰是我们

较之古人不足的部分。

问：最初，是什么激发了您对中

国古典文献学的兴趣？

柳向春：我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受父兄影响，我很小就喜欢上

了阅读，会去图书馆看书，家父、家

兄也会借些书刊回家。他们的爱好

多是文史方面，所以我从小就喜欢

文史。但我真正进入文史研究领域

其实很偶然，就是某天一位朋友突

然告诉我南京师范大学有个“中国

古典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可以报

考。由于比较符合我的兴趣，于是

我便这样误打误撞进入了古文献的

学习。

在研究生阶段，除了导师的言传

身教之外，还有两位学者对我影响

很大。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他的《金

明 馆 丛 稿》两 编 ，一 直 放 在 我 的 案

头，我对于那种文史打通的研究方

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更直接的

影响来自吴金华教授，当时我还不

认识他，但我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有

意进行模仿。我看到他利用《汉语

大词典》来对《三国志》的词语进行

相 关 研 究 ，于 是 我 也 如 法 炮 制 ，将

《汉语大词典》中关于我当时研究的

《南齐书》的词条一一抄录下来。并

在此基础上，将一些著名类书，如《册

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中涉及南齐

这段的史料也都一一摘录备用。可

惜我资质有限，虽然下了很多死功

夫，但没啥成就。

随着这样不断学习，我发现自己

懂得实在太少，对古文献未知领域的

好 奇 促 使 我 继 续 攻 读 博 士 。 我 是

2002 年进入复旦古籍所学习的。那

年暑假还没开学，我就奉老师之命提

前到了学校，开始了新的学习历程。

很快我就发现，我在南京学习的古文

献与复旦的古文献区别很大。南京

偏重文字音韵训诂，复旦偏重目录版

本。但我当时对版本学不是很感兴

趣，我的方向是古籍校释学，所以我

觉得应该在目录学方面下些功夫，以

方便寻找资料，来满足自己的学业要

求。但在此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变换

了些方向，开始了版本学的相关学

习。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清代中期

一位著名经学家的，叫作《陈奂交游

研究》。所以在复旦期间，我的阅读

重点就是清乾嘉以后直至当代的各

种文献，从中钩稽相关材料，来为论

文服务。

我非常幸运，先后遇到两位好导

师，无论是硕士生导师方向东教授，

还是博士生导师吴格教授，都是学

问、品格俱佳的学者，跟着他们学习，

不仅可以提高学识，更重要的是可以

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这些都是受

益终身的。

问：前辈学者令人“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在追随老师们的道路上，您

自己有哪些创新的研究方法？

柳向春：我在研究方法上的创

新，主要有两个，一是交游研究中，通

过各种材料还原交游的各种细节，而

非如过去那样，仅仅罗列人物；再就

是在书札研究中，详细解读其中所述

事实，而非如过去一样，仅仅对往来

双方的生平予以简介而已。这些方

法对于具体的某部古籍的研究，或许

没有明显的指导作用，但这种穷尽文

献、详尽无遗地去考察相关研究对象

的思路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

问：哪些作品最能代表您的学术

成就？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您会如

何解决？

柳向春：我自认为的代表作有两

部，一是博士论文《陈奂交游研究》，

一是《笺边漫语》。古籍研究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学科分类

上看，经史子集丛都有；从时段上讲，

又是自先秦跨越到现代。但遇到问

题，就想法去克服、去解决。我解决

这些困难的手段一般有两个，一个是

请教相关方面的专家，再一个就是自

己去琢磨。后一种是主要的。

问：这么多年下来，您在古籍研

究方面可有遗憾？

柳向春：有一个遗憾是没有机会

很好地去掌握海外流传的中国古籍，

这些古籍虽然有很多已经有了很好

的著录与研究，但因个人没有亲眼看

见，总归没有很好的感性认识。

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就是，目前

我们的古籍数字化程度还不是很够，

如果各家收藏单位都可以将自己的

特色文献以数字化形式在网上免费

开放，我们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好的前

景。当然，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等相关单位都已经在这方面逐步展

开了工作，但我希望这个进程可以更

快一些，开发的力度更大一些。

顾学文

最静默的纸，
记录最激荡的风云

人物简介：

柳向春，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献
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
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
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有
《陈奂交游研究》《古艳遇》《笺边漫
语》《古有憙》《曲终雅声：熹平石经
及其拓片研究》《海上古籍风云录》
等，整理校点《文禄堂访书记》《爱日
精庐藏书志》《过云楼书画记 岳雪
楼书画录》等。

《海上古籍风云录》是一本讲“书”的书。
从孤本秘籍到明清善本，从名家文集到地方文献，从稿钞本、名家旧藏本到红印本……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融合版本学、文献学的研究，讲述古籍编撰、刊刻、递藏、校勘、题跋
等背后的故事。

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中华文脉在古籍中传承并延续。

书中插图，清抄本 。

柳向春。

书中插图，宋本（局部）。

《海上古籍风云录》书封。


